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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以养正：朱熹蒙学观念之厘正
张锦波

安徽大学哲学学院

摘　要：朱熹蒙学思想是对中国传统蒙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蒙学”构成朱熹蒙学思想的基本内容，也引导

着朱熹对蒙学问题的诸多思考。“教化”和“文化传统”是传统蒙学思想两个关键词，也是解读朱熹蒙学思想及其

实践的重要视角。以“教化”而言，朱熹蒙学深涵社会性教化和个体自我教化之深刻内容；以“文化传统”而言，

朱熹蒙学深切关注人们日常生活世界，深切关注儒家道德规范、日常规范如何现实地作用于人们日常生活，这也呈

现出朱熹蒙学思想的实践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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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从“蒙学思想”角度来看，朱熹蒙学思想是传统蒙

学理论发展的阶段性理论，也是朱熹对传统蒙学思想基

本问题的理论性思维成果，由此，“蒙学思想”构成朱

熹蒙学思想的重要的思想基础。

一、“教化”：朱熹蒙学思想的理论旨趣

在传统语境中，蒙学是社会性教化活动的重要形

式，蒙学思想也是传统教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化

不等同于教育，教化思想也不能直接等同于现代意义上

教育思想。现实层面的社会性教化活动固然离不开具体

的社会性知识的传授或社会性技术的传授，但是，这些

只是社会性教化活动的具体形式，社会性教化活动本身

的意义远不限于此，而是指向社会性教化意义上为全社

会成员所必须遵奉的社会性规范的“现实造就”和个体

自我教化意义上全社会所公认的合宜的行为规范的“现

实成就”。在此意义上，传统语境下的“教化”则不仅

仅是教育学意义上的知识的传授或技艺的习得，而蕴涵

着深刻的存在论意蕴。

李景林先生指出的，“任何教化的理念本身都不仅

仅是一种理论，更要通过仪式、仪轨、习俗等方式，把

自身蕴涵的文化信息带入人的存在，从而对人的精神生

活产生教化的作用，并影响到个体的人格塑成和生命

成就。”通过这些“仪式、仪轨、习俗等方式”，那

些全体社会成员所必须遵奉的社会性规范得以“具体

化”“现实化”，而具体落实于人们社会生活方方面

面，且可以现实地来规范着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将自身蕴涵的文化信息带入人的存在，从而对人的精

神生活产生教化的作用，并影响到个体的人格塑成和生

命成就”，社会性教化就此也不仅仅是某种外在于己的

“陌生东西”，而是时时刻刻体现于自己所有社会实践

活动之中、并且规范着自己所有社会实践活动“必须如

此”“势必如此”这般地来开展的那些合宜的“仪式、

仪轨、习俗等”，社会性教化于个体而言也不再只是某

种知识或技术的习得，更为重要地是，是在这些社会性

教化活动的具体践行中找寻到“存在的家”。

人们通过“仪式、仪轨、习俗等”来学习，这是方

式或途径，而不是目的，其目的在于将这些仪式、仪

轨、习俗等所蕴含的文化信息带入人的存在，是为了

“受到教化”，以为全社会所认可的合宜的行为规范来

“规范”、引导自身行为“合宜”地开展，而个体也由

此由个体性存在而向普遍性存在提升，实现自我教化，

完成人之为人的本质力量的自我绽现，且这种自我教化

过程是始终存在、不断教化的。

但是，教化蕴涵深刻的存在论意蕴，这并不意味着

传统教化活动是某种思辨性的、脱离于一般日常生活

的；教化本身要求不是造就某种纯粹“思的事业”，而

是“现实地成就于”百姓日用于其中的文化传统与传统

文化之中，通过全社会成员每时每地都会生活于其中的

“仪式、仪轨、习俗等方式”来加以现实证成的。

作为社会性教化的重要形式，蒙学也应在此意义上

来理解。一方面，与通常如儒家“六经”等成人之学或

大学教育来看，蒙学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显得“过于浅

白”。但是，蒙学这种“过于浅白”，无损于其作为社

会性教化活动重要形式的价值和意义，它仍是将为全体

社会成员所必须遵奉的社会性规范通过“仪式、仪轨、

习俗等方式”现实地着落于全体社会成员各种实践活动

之中，规范着、引导着全体社会成员合宜的行为规范的

现实证成，而全体社会成员也在这些“仪式、仪轨、习

俗等方式”的实践活动中实现自我教化，且现实地证成

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及其行为的合理性、有效性。而另一

方面，也正因为蒙学的“浅白”“粗糙”，蒙学具有其

他社会性教化形式所不具备的优势，即它可以为更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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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成员现实而有效地掌握，从而更好地取得更为显著的

社会教化之功效，教化所蕴含的存在论意蕴也才绽现出

涵摄全体社会成员存在及其各种实践活动的普适性。

在朱熹蒙学思想中，“教化”无疑也是其思想及实

践的理论旨趣。葛兆光先生曾说：“在古代中国的思想

家中，继程颐之后，朱熹可能是最自觉地将自己的思想

世俗化、生活化，进而形成实际制度的一个学者。朱

熹对于自己提倡的理学原则如何进入生活世界是相当在

意的，也许是因为他长期教学的缘故，他在探讨各种超

越和深奥的道理时，反复强调这种原则在生活中的实

现，以及生活中人的思想与行为对原则的表现。”朱

熹的蒙学思想及其实践，则不仅仅是一种“上学”之

“下达”，而是蕴涵着深刻“教化”意蕴的，是以朱熹

为代表理学家试图将儒学道德规范、行为规范等“世俗

化”“生活化”，进而形成人们现实生活某种“秩序”

的积极努力及其理性思考，其中，“社会性教化如何现

实地可能”则构成了朱熹蒙学思想及其实践，以及宋儒

“将儒家原则世俗化、生活化的努力”的重要命题，同

时也是具体实践之指南。

二、“文化传统”：朱熹蒙学思想的基本内容

中国有着悠久的蒙学实践传统，但是，“蒙学实

践”不等同于“蒙学思想”，“蒙学实践”研究也不能

混同于“蒙学思想”研究。“蒙学实践”主要涉及“历

史地”来考察传统蒙学实践活动，如研究蒙学制度形成

与发展分期等，更多地隶属于历史学研究和实证科学研

究等；“蒙学思想”则主要涉及“哲学地”考察传统蒙

学实践活动，是对传统蒙学实践活动的“一般性”反

思，反思传统蒙学实践活动为何会以“这样的”形式呈

现等，它更多地是哲学研究、思想史研究等。

以“蒙学实践”角度来看，蒙学更多地呈现为简单

易行的蒙学教材、蒙学教育活动等的“现实”开展，这

并不是否定这种“蒙学实践”活动不具有我们以上说的

作为社会性教化实践形式所蕴含的生存论意蕴，只是更

侧重于对这种活动本身的分析；以“蒙学思想”角度来

看，蒙学首先是“思想”或“一般思想”，是蕴涵在那

些蒙学实践活动背后、且构成这些蒙学实践活动之合理

性根据的“一般思想”，这作为“一般思想”的“蒙学

思想”内涵于这些蒙学实践活动的，需要对这些蒙学实

践“反思”才得以显现出来；同时也蕴涵在传统思想家

们关于蒙学实践或蒙学问题的若干理论思考之中，这又

借助于“蒙学思想”本身的基本主题、义理框架等才得

以独立而完整地展现出来。

若以“思想”来看，与我们熟悉的充满思辨性的思

想家式思想不同，“蒙学思想”显得“过于平常”，但

这不意味着蒙学思想不是“思想”或不重要，与天才般

思想家式思想一样，这也是对于世界、人生和自我等系

统性的理性思考。只是较之于思想家式思想更多地展现

出对“传统”或“常识”的“超越性”或“突破性”和

思想家自身个性的充满彰显不同，蒙学思想更多地是对

“传统”或“常识”的“继承”与“传统”，展现的乃

是包括天才的思想家们和最普遍民众在内都可以“共同

拥有”的“共同思想”或“普通思想”，甚至天才般思

想家式思想也可能事先性地以这种“共同思想”或“普

通思想”为其思想来源，甚至于思想家自身思想的那些

“真知灼见”也需要再“回归”“还原”为这种“共同

思想”或“普通思想”才能够得以更广泛地传播和长时

段地传承，这种“共同思想”或“普通思想”也就是我

们常说的“文化传统”。

葛兆光先生曾以“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来解释

这一“文化传统”。葛兆光先生说：“我所说的‘一

般知识与思想’，是指最普遍的、也能被一定知识的人

所接受、掌握和使用的对宇宙间现象与事物的解释，这不

是天才智慧的萌发，也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当然也不是

最底层的无知识人的所谓‘集体意识’，而是一种‘日用

而不知’的普遍知识和思想。作为一种普遍认可的知识与

思想，这些知识与思想通过最基本的教育构成人们的文化

底色，它一方面背靠着人们不言而喻的终极的依据与假

设，建立起一整套有效的理解，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起

着解释与操作的作用，作为人们生活的规则和理由。”

乍看起来，蒙学在内容上极为“平常”，只是些日

常礼仪规范、日常生活知识等，如朱熹说：“小子之

学，洒扫、应对、进退之节，诗、书、礼、乐、射、

御、书、数之文是也”；在形式上，也极为“易简”，

无非是些通俗文本的诵读记忆、行为规范的日常训练

等，朱熹说：“教小儿只说个义理大概，只眼前事。或

以洒扫、应对之类作段子亦可”。但是，作为社会性教

化活动的重要实践形式，蒙学形式上的“易简”不是它

的劣势，反而会让它能够为更多社会成员以更为容易接

受的形式而接受、掌握和使用，取得更为广泛、更为有

效的社会教化效果。

作为“思想”，蒙学思想这类“文化传统”或“一

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也是对于“宇宙间现象与事物的

解释”，也是一整套解释系统，也会在“日常生活中起

着解释与操作的作用，作为人们生活的规则和理由”；

但“文化传统”不是某种“天才智慧的萌发”，更多地

表现出作为某种“不言而喻的依据与假设”，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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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用而不知’的普遍知识和思想”，而这种“文化传

统”又不仅仅是某种“民间思想”或“民众思想”，或

是“最底层的无知识人的所谓‘集体意识’”，是包括

天才般思想家和最普遍民众都可以通过“最基本的教

育”、只要是“有一定知识的人”都可以接受、掌握和

使用的，它是“人们的文化底色”，而不是某一特定社

会阶层的特定思想的反映。

在此意义上，“文化传统”具有全社会性特征，它

是一个社会所有成员的“共同思想”或“普遍思想”，

即使作为“天才智慧的萌发”的思想家式思想也会被深

刻地铭印上这种“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甚至于

这些思想家的思想必须将自身“社会化”“大众化”成

为所有社会成员都可以接受、掌握和使用的“文化传

统”，这些思想家式的思想才可以对现实世界和真实历

史产生有效的影响。

通过以上对“蒙学”“蒙学思想”的分析，我们找

寻到传统蒙学思想及其实践的两个关键词：“教化”和

“文化传统”。“教化”赋予传统蒙学思想及其实践在

其易简形式以极为重要的人文意蕴和哲学生存论意蕴，

同时以“社会性教化如何现实地可能”或“蒙以养正如

何现实地可能”蒙学思想及其实践这一基本主题来引导

我们对传统蒙学思想及其实践的研究；而“文化传统”

又要求我们始终留意于蒙学思想的思想属性和思想内

容，也要求我们关注蒙学思想及其实践中对“最基本的

教育”的强调和“用意”，而这也正是传统蒙学思想及

其实践的独特价值之所在。

作为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不乏高深而又思辨的思

想，如探究理气关系的理本论、思辨心、性、情等的心

性论等等，但是，朱熹思想仍然是以“教化”为其基本

内涵的，关注的仍然是以儒家名教纲常、伦理道德为主

要内容、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的社会性教化如何现实可

能的问题，如黄宗羲曾评述朱熹与陆九渊学术的共性时

说：“二先生（朱熹、陆九渊）同植纲常，同扶名教，

同宗孔孟”。“纲常”“名教”寄托着儒家社会治理和

政治治理的理想，也表征着儒家学者心目中合宜的社会

性规范和个人合宜的行为规范及其实践要求，而这也是

作为儒家学者朱熹的基本学术立场和理论旨趣。

而“纲常”“名教”的维系，对于朱熹来说，也不

是一个理论性的思辨话题，而是需要时刻着落于日常生

活之中的“实践工夫”。工夫总在“平常”“近处”。

如朱熹说：“圣贤千言万语教人且从近处做去。如洒

扫大厅大廊，亦只是如洒扫小室模样；扫得小处净洁，

大处亦然。若有大处开拓不去，即是小处但不曾尽心。

学者贪高慕远，不肯从近处做去，如何理会得大头顶

底！”“近处”“小处”不意味着道理就小了，或是社

会性教化意蕴就弱了，“近处”与“远处”“小处”与

“大处”是相对的，却都是公共之“理”的“分殊”之

别。以“理”来看，“只此一理”。与讲精深道理的

“大学”无本质差别，也都是社会性教化和个体自我教

化的重要方面，较之“日常工夫”“小学”，“大学”

只是把在“小学”阶段学到的东西“推”了出来而已。

朱熹说：“如今为学甚难，缘小学无人习得。如今却是

从头起。古人于小学小事中，便皆存个大学大事底道理

在。大学，只是推将开阔去。向来小时做底道理存其

中，正似一个坯素相似。”

因此，文化传统对于朱熹不仅不是某种粗浅的道

理，或是只是适用某些特定人群（如儿童、未受教化的

成人等）的简单道德规范或行为规范，而是“皆存个大

学大事底道理在”的，是“似一个坯素相似”的，是成

就理想人格、理想生活方式、理想行为规范的基质。

结语

以“蒙学思想”而论，我们不能因形式之“易

简”、内容之“平常”而视朱熹蒙学思想为朱熹其他思

想（如理本论、格物穷理工夫论等）的“附属思想”或

“衍生品”，朱熹蒙学思想在形式上的“易简”、内容

上的“平常”乃是它作为“蒙学思想”而呈现出的特有

思想性质和理论旨趣所致。作为传统蒙学思想发展的阶

段性理论成果，朱熹蒙学思想自有其作为“蒙学思想”

特有的理论语境和义理框架，以“教化”和“文化传

统”为其思想基本要素，主要考察蕴涵社会性教化和个

体自我教化意蕴的“文化传统”如何在现实的社会性

教化活动中得以成德成教，即“蒙以养正如何现实可

能”，而这也是朱熹思想自身理论特质所造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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